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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怀抱三弦，腿绑摔板、兼用小铙，边弹边唱，旁边
几人用二胡进行伴奏。这就是传统沁州三弦书的表演形
式。

它的书目丰富、曲调优美，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传
统小段有《观花》《大脚王》和《抢铜钱》等，经典长篇有《清
列传》等，描述的是沁县名人吴王典的故事。

沁县是山西首家获得“中国曲艺之乡”称号的地方，
而沁州三弦书则是其代表曲艺。2006 年成为山西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2008 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原是盲人为生存而自学的曲艺
沁州三弦书是一种形成于四百多年前，流传于山西

省晋东南沁县、武乡、沁源以及襄垣和晋中左权、榆社，包
括晋南安泽、浮山等地的曲艺形式，又被称为“老州调”。

早期，沁州三弦书的表演艺人都是盲人。“一开始就
只有一个盲人，怀抱三弦，腿上绑着一个摔板，打着铙，去
街上卖唱，走街串村地去唱。这是一种盲人的谋生方式，
是盲人为了生存而自学的一种曲艺。因为他们的眼睛看
不见，不能干其它的工作。”沁县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县曲
艺家协会主席魏应中说。

慢慢地，沁州三弦书有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其它
曲艺加入了进来，有反二把、二胡、四胡、琵琶、洋琴等，它
的音乐也变得更加好听。表演人数也由原来的一个人发
展成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人。不过，虽然从乐器到人数都

和以前不一样了，但有一点始终没有变，那就是其中的弹
三弦者还是手打小铙，腿绑摔板，是主要的说唱表演者。

三弦书主要流传于沁州地区。过去，沁源、武乡和沁
县都属于沁州地区。随着三弦书的逐渐盛行，很多盲人都
开始学习这门曲艺，人数多了难免会出问题。为了便于管
理，清顺治十年 （1653 年），他们自发地成立了一个组
织—————“三皇会”。

每年的五月初五即传说中“三皇爷”生日那天，都会
在沁州举行“三皇会”，来自各地的盲艺人在一起交流艺
术、商讨会内事务。因为当天正好是端午节，所以又称为
端午会。民间也称“老州会”。现在的沁州书会也是从“三
皇会”演变而来。

至于三弦书的流派，最初则有两个，即北会和南会。
这是按照地区划分的，因为每年的“三皇会”都有很多盲
人来参加，因参与人数太多逐步分成了两个会，北边一
派，南边一派。若干年后，北会中有些会员技艺比较高的
艺人，因难以管教，就派生出一个新的流派，叫做新成会。
魏应中认为，“这就相当于戏剧里的流派。每一个流派的
唱法都不一样，但是外行人一般听不出来，只有内行人才
能分辨。”

会唱三弦书的艺人已不多了
老一代的沁州三弦书艺人逐渐老去，新一代的年轻

人又没有人愿意学。目前，整个沁县盲人曲艺团会唱三弦
书的艺人只剩下三四位。栗四文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沁州
三弦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栗四文今年 54 岁，唱三弦书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是
唱三弦书里不多的明眼人。上初中时，盲人宣传队（即盲
人曲艺团的前身）经常去各个村子演出，自幼爱好文艺的
栗四文总是逃课去听。他特别喜欢听，每次都要全部听完
才去学校。初中毕业后，18 岁的栗四文开始学习三弦书，

“因为我先天腿部残疾，不能下地劳动，也想给自己找个
可以糊口的工作，所以就起了学唱三弦书的念头。但当时
会唱三弦书的全部都是盲人，老艺人根本就不收明眼人
做徒弟。还好我的师傅认为我是块唱三弦书的料，就把我
收下了。”

沁州三弦书是口传心授的曲艺艺术，想要记住那么
多的唱词，需要极大的天赋和很强的记忆力。盲人学说书
很吃力，因为他们看不见，但作为一个明眼人，学起来就
比较容易了。“我看着就能学会，学了三年以后，老师傅说
可以出去自己演出了。但我总感觉还不行，就又多学了一
年，学了四年才出师。”

栗四文刚开始学艺时，盲人宣传队中有六七十个队
员，但现在却只剩十六七个了，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唱

三弦书。老一些的艺人唱不动了，一些已经出师的年轻人
又因为经济问题而转行另谋生路了。但栗四文却一直坚
持着，现在仍经常四处演出，一年四季很少间断。在他看
来，这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爱好使然。自从沁州三弦书
申报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栗四文就经常去外
地参加一些比赛，都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在为数不多的几位会唱三弦书的艺人中，还有 27 岁
的郑明明，他是团里年龄最小的三弦书艺人。自幼双目失
明，13 岁时，父亲为了能让他有能力养活自己，把他送到
了老艺人骈忠堂处学艺。盲人学唱三弦书，纯粹就是口传
心授，“一开始学的时候，真得很难，我是那种天生没有艺
术细胞的人，唱出来的音根本就不在调上。是师傅陪着我
下功夫去练，终于找准了音。但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
就是背书，我没有念过书，那些唱词全靠师傅一句一句地
教，我死记硬背下来的。弹三弦也是靠死记，哪个调该弹
哪里都是师傅在身后手把手教出来的。”说起学艺的日
子，郑明明仍然很难忘。

学了三年后，16 岁的他就跟着团队出来演出了。如
今的郑明明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2012 年 6 月，同李志忠
说唱的传统书段《抢铜钱》参加长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获得好评；2012 年 9 月，同李志忠说唱的传统书段《抢
铜钱》获得长治市上党戏曲曲艺大赛三等奖。

即使再难也要将它传承下去
沁州三弦书形成于明清时期，那也是它发展最旺盛、

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时期。此外，在解放前，老百姓也比较
喜欢这种曲艺形式。因为那时的科学尚不发达，农村人的
文化生活主要就是听书、看戏。但近年来，随着电影、电
视、网络的发展和流行，人们的兴趣爱好更加广泛了，但
民间曲艺却还是老一套，没有改革创新。喜欢看的人肯定
会少很多，“花钱看没人来，但如果是免费观看，还是会有
人来的，这可能和人们的经济条件、思想文化和习俗有
关。”魏应中说。

既然喜欢看的人少了，那想学习这门曲艺的人当然
也少了。相比较三弦书来说，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去学跳
舞、学小提琴等。在一些人的观点里，说唱三弦书，那是盲
人做的事情，正常人是不可以做的。甚至连许多盲人都不
再学艺，而去从事盲人按摩等更为赚钱的行业。近几年，
一些曾经从事沁州三弦书的艺人也纷纷转行，三弦书的
传承问题让人担忧。

沁县县委、县政府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传承保护三
弦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各种角度宣传推广三弦书。
首先人们得接受它，才有可能去学习它。“我们实行了三
弦书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等‘三进’活动，带着盲艺人

去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去社区做培训，到农村文化站表演
推广，将三弦书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这么做虽然有所成
效，但还是不够。”魏应中表示。

近两年，沁县文化馆还开设了培训班，聘请名艺人为
老师，招募志愿者，招聘新学员。对于学员的要求也逐渐
放开，开始招收正常人和女性，尽可能地将沁州三弦文化
传承下去。“这几年，我们每年还要举办一次沁州书会，每
年农历五月初五，邀请各地的曲艺艺人聚到一起进行曲
艺演出。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一些老艺人来个观念大转
变，逐步提升他们的文化传承意识。给他们提供一个平
台，自愿演出，没有钱可赚，但是却能够提高知名度，同时
也能扩大沁县三弦书的影响。”魏应中说。

除此之外，魏应中还自发创办了一个网站———沁州
书会网，上面有一些沁县三弦书的经典段子，获奖曲目和
传统曲目都有。这样做同样是为了宣传。“尽管保护和传
承的道路很难走，但我们一直都在很认真地做这件事情，
想尽一切办法。”魏应中坚定地说。

山西晚报记者 南丽江

延伸阅读

大鼓三曲
《大鼓三曲》 是流传在沁县的一支古老音乐曲牌，演

奏用主要乐器为唢呐、小鼓、小钗、大小锣。其中，唢呐为
高低声各一把，同时吹奏，乐中鼓点不断，调式平滑，节奏
明快。所以名“三曲”，是由三个短曲组成，曲前有前奏，称

“连三板”，据传属古代祭祀礼乐，经常在庙会和办丧事时
吹奏，曲调连贯，委婉流畅，特色鲜明。乐艺人在表演时穿
着特别的衣帽，随着节奏行进，气势恢宏，具有庙堂音乐
特征。

据音乐传人段柳村王守云介绍，《大鼓三曲》 师承光
绪年间康公村贺八斤、贺石成兄弟。兄弟俩原名王八斤、
王两成，是当时沁州远近闻名的民间吹奏师傅，人送大号

“贺天王”，日久，索性叫贺八斤、贺石成，贺石成之子贺秃
孩为贺天王唯一传人。段柳东王村王丑孩 12 岁给贺秃孩
做徒弟，可惜贺秃孩 27 岁就去世了，从此《大鼓三曲》就
只有东王村王丑孩会吹奏，后来王丑孩又传给自己的儿
子王守云。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已列入上党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范围，使我们永远能享受到那古风犹存的清
歌雅乐。 魏应中

三弦书曲艺讲述故事

“一切有情，依食而住。”颇有几分道理。
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切美好的回忆似乎总与食物相伴。并非是这食物有

多么的美味，但如果没有它，总是不够完美。想起老家，想起父母，想起故乡，
总会被各种食物塞得满满的。

冬日，在“北方水城”沁县的清晨醒来，多年未见的寒霜铺满屋瓦街头，让
人顿觉与自然的亲近，这样的景色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已多年看不到了。
沁县街头早起的小贩们已经开张营业，久立于街头打干馍的中年男子发梢、
肩头还有薄薄的寒霜，正是“一夜寒霜欺我老”。在他忙碌的手中，飘着麦香的
干馍一个一个从炉膛中取出，等候赶着上班的人们前来购买。

这种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食物遍及沁县城乡，哪怕是再小的一座村庄里
都能找到一个打干馍的小铺。实在是因为沁县人日日离不开这种味道，那些
远离故乡的沁县人但凡有返乡机会，或是听着有故乡人来，必然也会第一时
间想起干馍的滋味。

干馍和一座古城的历史
沁县干馍源于何时？
不急，先来说说干馍的模样。任何人看到这种食物一定会有疑问：“这不

就是一个饼子么，怎么会是馍呢？”习惯上，我们把烤、烙、煎等方式制作出来
的食物称为饼，经过蒸汽蒸出来的称为馍。沁县干馍，分明是一种经过烤制的
食物，被称为饼岂不更为妥帖？显然沁县人不答应，因为这种称呼是一辈一辈
传下来的，岂能随意更改。也恰恰因为这种称呼证明着它来历的古老。

宋代编撰的《集韵》里说“馒头，饼也。”可见在古人那里，馒头和饼子是一
回事。我省的晋南地区，不仅仅是蒸的食物叫馍，用火烙的也叫馍，用油炸的
扁而圆的饼叫“油馍”，用石子加热烙制的叫“擀馍”。此“擀馍”与沁县的“干
馍”是否有关联呢，极有可能。晋南、晋东南，地理相近，历史渊源颇深。沁县古
称铜革是，最初是晋侯封给晋国公族羊舌氏的食采之邑。晋国称霸中原时，曾在
沁县如今的辖区内修筑过一座城，名为铜革是宫，都城在曲沃的晋侯曾多次在
此地接受过诸侯进贡和进行军事谈判，可见铜革是 宫当年的重要。作为王孙贵
族居住的一座重要城池，这里的饮食水准必然不低。那时小麦还非常珍贵，种
植并不广泛，只有周王室宴客和一些重要的诸侯国君才能享用。晋侯和羊舌
家族应该是很早就有资格享用小麦的人，沁县种植加工小麦的历史可见非常
悠久。后来随着王侯贵族们的没落和小麦种植的发展，曾经只供王室贵族们
享用的食物，渐渐成为大众食物。

传说干馍曾在李渊起兵反隋时做过军粮。当时，李渊兵困沁县于此，沁县
徐村的徐懋公援粮救急，给李渊的部队送去了小麦粉。可是火头军早被打散，
于是便把石头烤热将面团置于石上，焙成型，被叫做干馍。食用时，咀嚼充分，
口舌生津，无需饮水而不必担心噎喉，后来成了军队以及远行商旅的最爱。

唐代时黍米还是百姓的主要食物，隋朝时就能用白面充当军粮，可见当
时沁县小麦种植的广泛，也足以说明这里曾经的繁华富足。

有人说沁县干馍是饼干的雏形，还有人说，当年在沁县做传教士的一位
西方人，特别喜欢吃夹了卤肉的沁县干馍，回国后将沁县干馍西方化，演变成
了如今的汉堡包。

传统手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汉堡包与沁县干馍有渊源？一般人听来总免不了笑笑，对其可信度不愿

较真。不过，沁县干馍的传承人张庆宏很认真地告诉记者，这位传教士有名有
姓，前几年其后人还到沁县走访传教士生活过的地方，特地品尝过沁县干馍，
说这位传教士回国后念念不忘沁县干馍。

干馍，作为一种承载着悠久历史，蕴含着农耕文明智慧的食品，也是一种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沁县干馍已经于 2010 年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张庆宏是沁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的手艺最传统，加工的干馍最
地道。见到张庆宏时，他刚刚折腾完自己猪圈里的活儿。自己搞焊接把脸上的
皮肤烤成了焦黑色，记者打趣像烤过火的干馍。张庆宏说，自己从 19 岁学习打
干馍，能把脸烤黑，断然不会把干馍烤黑。

1975 年，还不到 20 岁的张庆宏顶班进了沁县饮食服务公司。作为县里负
责接待的单位，无疑这里的饮食加工水准是最高的。张庆宏说，当时服务公司
的老师傅都曾是沁县有名的老字号酒楼的师傅，其中有一位师傅的师傅参与
过制作满汉全席，学过宫廷筵的制作。他就是跟着这些老师傅学会了打干馍、
蒸枣馍、炒菜……因为机灵听话招师傅们待见，慢慢地他成了饮食服务公司的
全面手。

干馍作为沁县地方特色，张庆宏学得很认真。“打干馍说容易也容易，说
粗浅也粗浅。”烹饪能被称为一门艺术，这其中便有些天赋成分，同样的食材
做成同一种食物，有千万种口味。好不好吃，全看厨子手艺。这干馍，不过就是
一块死面团烤熟了，可是偏偏就有差别。张庆宏打的干馍，十天半月之后依然
酥软，而旁人打出来的干馍放凉就“韧性”，嚼久了腮帮子发酸。

就是这个味儿要靠老手艺
作为面点制作，和面是第一位的，讲究个四季，不同季节水温不同。面和

的好，成功了一半。从工艺角度来说，这种理论是没错的。但是从学艺角度来
说，张庆宏说“先学和面，这个人打干馍的手艺就废了，再学不到点上了。”“打
干馍最先应该学啥？”“第一要学会擀碗碗（把面团擀圆成碗状），至少要擀三
个月，聪明的便能悟出面的力道，有的人可能需要更久一些。学打干馍一定要
从这里开始，不从这儿开始就废了。”张庆宏再次强调，“当初我也不明白这道
理，师傅说让干啥就干啥也不敢多问，到底有啥道理也说不明白，就是一种手
感。手艺活儿其实没啥奥妙，秘诀都在自己手里，功夫下到了，秘诀就掌握
了。”张庆宏学会打干馍的手艺多年之后，才真正悟到为啥要从擀碗碗开始，
只有完全体会到手中那团面的力道、筋道，和面时才能凭着感觉把面和到位。
面硬了，会崩口子；软了，立不起来。

沁县干馍中间是空心的，人们把卤肉填入其中，称为卤肉干馍。过去加工
这种“有内涵”的干馍是很费工，颇讲究的。张庆宏介绍加了鸡蛋的干馍如何
制作：当鏊子上的干馍受热，上下两层面皮分离形成中空状态时，用筷子在面
皮捅开小口，把搅拌充分的蛋液用小漏斗灌入其中，再把捅开的小口封好，烤
一烤，摇一摇，让蛋液在面皮中均匀分布，干馍烤好后，焦黄香酥，蛋香四溢。
标准干馍一般一斤面根据规矩打五个或五个半，直径 11-12 厘米，要有一定厚
度，水分流失最少。高标准的卤肉干馍中的卤肉不能超过二两，要让肉香和面
香相得益彰。

传统美食的制作讲究的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等到退休后就专心打干馍

张庆宏作为沁县干馍唯一的传承人，可是不打干馍已近 20 年，只偶尔在
有特殊需求时打几个。“这么长时间不打干馍，手艺岂不丢了？”“手艺学到手，
练到熟，怎么可能丢呢。沁县打干馍能比我打得好的还没有。”张庆宏说起打
干馍自信满满，在他眼里那些街头打干馍的都是门外汉。“打干馍是饮食行当
里最苦的，按照传统做法一天打 100 多个，好把式也超不过 200 个。在沁县打
干馍的人成千上万。现在打干馍的门槛低，谁都能干，按照街上一块钱一个的
行情，打干馍不如养猪。”手艺的价值在市场中得不到体现，张庆宏道出了自
己不打干馍当猪倌的原由。“现在有人跟你学打干馍吗？”“没有，也没人愿意
学。我的要求又高。”其实很多人觉得打干馍也不需要学，不就是把面和起来，

烤熟么，没啥难度。可偏偏这看似简单的手艺做出来的味道却大相径庭。很多
吃过张庆宏打的干馍，都会说一句：这才是真正的沁县干馍。

作为一种地方风味，张庆宏也考虑过作为一个文化传承人能做点啥。他
说，自己过了年就快六十了，有了退休工资就不需要再为生计考虑了。猪就不
打算再养了，到时就认真琢磨打干馍，让大家能知道真正的沁县干馍是啥味
道。沁县这几年推出了端午民俗文化节，他瞄准了这个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节
日，计划在端午时露一手。他还想能用现代化包装把干馍做成独立包装，耐储
存，方便运输，就能让外地的沁县人也吃到地道的干馍。干馍的味道就是故乡
的味道。一种味道从爷爷到父亲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沁县人的胃里储存着干
馍的味道，遗传着干馍的基因。

山西晚报记者 李雅丽

延伸阅读

桑葚酿酒东方的红酒
桑树被誉为东方之神木。桑之果实，桑葚被医学界誉为 21 世纪的最佳

保健果品。常吃桑葚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力，促进造血细胞生长，具有改善
皮肤、延缓衰老、补血养颜的功效。以桑葚酿造成的果酒，色泽迷人，口感酸中
带甜，其保健功能受到医学人士推崇，国家主要领导人也曾慕名寻访此佳酿。

沁县松村农业园区有一座酒窖，这里储存的恰恰就是这种由桑葚酿造而
成的果酒。沁县自古农桑发达，桑葚酿酒、桑叶制茶并不是新发明，只是现在

采用的是世界最先进的果酒酿造工艺，在追求优质口感与品质的同时，更保
留了桑葚自身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

在暮色中进入这家厂区探访，工厂冷冷清清，此时不是生产季节，工人们
都不在厂里。酒窖里有一个高 50 多厘米，直径也在 50 厘米左右的大玻璃罐
子，里面装满了黑红色的桑葚，罐子的上半部分是浸出的汁液，在慢慢发酵中
成为红亮清澈的桑葚酒。工作人员介绍，酿造桑葚酒的程序跟酿造葡萄酒基
本相同，一般三斤左右桑葚可以酿出一斤酒。现在厂里有 1500 多亩桑园提供
原材料，桑葚的来源不仅仅是在沁县，陕西等地所产的桑葚品质也不错，是公
司原料采购的主要来源地。每年的 6-9 月是厂里最忙碌的时候，桑葚酿酒的
时间只在这三个月。

人类发明了两样东西用来愉悦自己，一是音乐，二是酒。品酒，也是品味
一种文化，桑葚酿出的果酒更似一位温婉的东方女子。

干馍 沁县人自古就不叫它饼




